
盛夏，大明湖公园。我静
静地看着满湖的荷花。花开得
正浓，黄的，白的，粉的，叶片
上泛着晶莹的露珠，朵朵都水
嫩嫩的。

微风徐来，荷叶轻盈起
舞。阵阵清香诱惑着我的思
维，我不禁想起了她。我认为，
有些相遇是命中注定的。

去年这个时节，我和她相
识在大明湖畔。

那是一个雨打枝头的下
午，我在小沧浪亭里躲雨，看
见一个撑着伞的姑娘在细雨
中漫步，欣赏着荷花。伞下的
她，一袭白色连衣裙，黑发如
瀑布般倾泻下来。娉娉袅袅似
风摆杨柳，跟湖水、荷花、垂柳
相映成趣。我偷偷打量着她，
没想到她的目光正好与我对
视。四目相接那一刹，我心如
鹿撞，不知所措起来。我知道，
我跟她本没有交集，也不会有
交集。可她躲都没躲，便接过
了我的目光，继而冲我莞尔一
笑。

一眼万年。
想跟她搭讪的冲动，如麦

穗般升腾。我无数次觉得，只
要能跟这个像是画里走出来

的姑娘，说上一句话，也就此
生无憾了！

可是我不敢。
我知道她是山东师范大

学的高材生。而我，只是一个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且还患
有眼疾。

我，最喜欢的天气，就是
阴雨天。因为只有这样，建筑
工地才不得不停工。还有一个
原因，我发现每逢阴雨天，这
个水墨丹青般的女孩，就会撑
着伞来到大明湖公园赏景。雨
中的她，迷蒙得像一朵莲花。
好几次，天色已晚，而她好像
意犹未尽，我远远地伫立在公
园一角，望着她。看到她不紧
不慢地往回走，我便一直尾随
在她身后，直至她安全地步入
山师大校门口。我走出小沧浪
亭的时候，心中也一直犹豫着
矛盾着。我边走边想，怎样开
口才不至于尴尬，满脑子的溢
美之词在跳舞，可心仪的话
语，却如羞答答的少女，没有
列队而出的意思。让我意外的
是，倒是她“扑哧”一声轻笑，
解开了我的困窘。“我叫李
菡”，她落落大方地说。

我明白，一个女孩敢于在

陌生人面前透露自己的名字，
必然没把对方当作坏人。我也
赶紧报了我的姓名。“你冒雨，
急着回家吗？”她问我。“不，不
是，我也是想欣赏雨中的荷
花。”看着她温柔的眼神，我连
忙摇头。“那我们一起吧！难得
我们有共同的爱好！”

她像一只欢快的蝶，轻盈
地穿梭在荷花点点、菡萏飘香
的湖边。雨水像一颗颗玉珠，
滴到荷盖上，直至荷盖无法承
受，大珠小珠落玉盘般洒在另
一片荷盖上。我跟她共撑一把
伞，漫步在雨中。追随着她的
倩影，我的眼中，不知不觉多
了些痴缠……纵然互相留了
手机号码相约着再会，我知
道，这不过是夏日的一场梦而
已，盛开在长满荷花的大明湖
里，过了季节，淡了繁华，只余
留落寞。毕竟，我们来自两个
不同的世界。雨中赏荷是一种
雅趣，对于她来说；而我走在
雨里，却仿佛走进了迷离的江
湖。

后会无期。
她像蝴蝶般，很快就飞出

了我的生活。后来，我因眼疾
恶化，不得不入院进行医治。

再次让我想不到的是，我在等
待眼角膜移植手术的前一天，

“见”到了李菡。听到她那令我
日思夜盼的声音后，我百感交
集。这太像一部电影，太像一
部精心构思的剧本，我不相信
这是真的！我问她来医院干什
么，她淡淡地说，来探望一个
病友。她一定不会知道，我是
多么希望她探望的病友就是
我啊！果真那样，我就算永久
失明，又有何可惜？！

几个月后，我受赠了眼角
膜。康复后，医生把一封信交
到我的手上，李菡的。读完，我
泪水顿作倾盆雨。信上说，难
以忘怀，初见时美丽的相约。
那时候，我已经患上一种见不
得太阳光的怪病，生命来日无
多……

今年的荷花开得更美。除
了我，或许没人知道，这一泓
大明湖的荷花都是为她开放。

永志不忘的，是信中的那
句话：有幸，能将眼角膜捐献
给你，这样，我还能继续与争
奇斗艳的荷花相伴相随。

世间有多少这样的故事
呢？水在，花去；花在，香去；香
在，闻它的人去。

老济南人可能大都知道，
济南老城武库街上有个县城
隍庙，然而，与县城隍庙在同
一条街上的，旧时还有一座

“炉神庙”，知道的人恐怕就不
多了。在清末光绪壬寅（1902

年）的《省城街巷全图》上，“炉
神庙”位于老城区东南部，县
城隍庙以东不远处。不过，查
阅历代山东省志、济南府志和
历城县志，都没有关于济南城
内炉神庙的记载。至于这座庙
的来历，更是无从知晓。

从《省城街巷全图》上可
以看到，县城隍庙和炉神庙门
前的这条街道，光绪年间为

“炭市”。唐景椿先生在《济南
老街巷》一书中解释：“因为这
里是‘炭市’，‘炭’是火炉烧火
之用，在这里修一炉神庙，求

‘炉神’保佑安全。”笔者则认
为，“炭市”应该是买卖木炭或
煤炭的场所，而非烧炭的场
所，怎么会与炉神相关呢？

其实，炉神庙属于民间祭
祀，与遍布全国各地的关帝
庙、城隍庙等官方祭祀不同，
炉神庙则较为少见，主要出现
在铸造、冶炼行业场所。

那么，济南老城的这座炉
神庙是怎么来的呢？目前笔者
所能见到的史志资料中，关于
济南炉神庙的记载仅寥寥数
笔。

据道光二十年编纂的《济
南金石志》记载：“炉神庙在城
内丰、储二仓间，本铸钱局，中
塑女像。顺治十一年三月造铁
磬一口，重十二斤；顺治十八
年孟秋，善士赵宗尧等造铁钟
一口、铁香炉一，重十斤。”另
据道光、咸丰年间济南乡绅
王贤仪著《家言随记》记载：

“济南城内有炉神庙，东有宝
源局。顺治康熙间，各省铸钱
有‘东’字者，济南铸也。今址
尚存。”此外，《续修历城县志》
也记载：“钱局在广丰仓后，旧
铸钱之所也。仓前为宽厚所
街。”

从以上记述来看，清初在
济南开设铸钱局，济南城内炉
神庙的建造与济南的铸钱局
有关。济南炉神庙的位置位于
宽厚所街附近的广丰仓后。

《家言随记》中说，济南的
铸钱局名为“宝源局”，这个说

法笔者认为尚不确切。据《皇
朝通志》卷八十九《食货略九》
记载，“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
大开铸局以足国用，始定为一
品。设‘宝泉局’属户部，‘宝源
局 ’属工 部 ，文 曰‘ 顺 治 通
宝’”。明朝在京城设宝源局，
在各行省设宝泉局，铸造制钱

（按：“制钱”是区别于前代旧
钱、民间私铸钱的官炉铸行钱
币）。清朝承袭了明朝的制度，
在京城户部和工部分别设立
宝泉局和宝源局，在各行省设
省鼓铸局，局名俗称为“宝”字
加各省的简称，如山东的称

“宝东局”，浙江的称“宝浙
局”，福建的称“宝福局”。

济南的官方铸钱始自明
代。明、清时期，山东的官方铸
钱局皆设在济南。明初在省城
济南设山东宝泉局，地址已无
考。现存的明代济南铸钱为背

铸“济”字的“大中通宝”和“洪
武通宝”。清顺治元年（1644

年），清廷在户部设宝泉局，工
部设宝源局，开铸“顺治通宝”
制钱。后来又在山东临清设临
清局，济南设山东省局（俗称

“宝东局”）。
咸丰年间，清政府为解决

鸦片战争后严重的财政亏空
和应付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所
需的巨额军饷开支，咸丰三年

（1853年）三月清廷决定铸行
大钱。咸丰四年，山东重设“宝
济局”，铸当十、当五十和当百
的“咸丰重宝”、“咸丰通宝”、

“咸丰元宝”等大钱。大钱破坏
了自顺治以来一贯实行的制
钱制度，以少量的钱币铸材，
铸成折当高出制钱若干倍的
大钱投放市场流通，以“虚钱”
来代替“实钱”，这样大钱的铸
量越多，市场的经济便越乱。

因大钱在民间通行不畅，开铸
不久，当五十、当百大钱在宝
济局先后停铸，只有当十大钱
仍在市面流通；同治年间，“宝
济局”铸有少量“同治通宝”，
不久又复停撤。

制钱停铸后，废弃的“宝
济局”和炉神庙在民国时期改
作军械局和军械库，炉神庙门
前的这条街遂改称为“武库
街”。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山东巡抚周馥奏请清廷批准，
在济南西门外东流水设立山
东铜元局（光绪三十二年十二
月裁撤），机器铸造“光绪元
宝”和“光绪通宝”，济南延续
了几百年的开炉铸造铜钱之
历史就此终结。随着济南城内
铸钱炉火的熄灭，随其而生的
济南炉神庙，也逐渐失去了香
火，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炉神庙与铸钱那些事儿【流光碎影】

□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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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里的一天，我的房门被人敲响，
打开房门以后我吃惊不小：站在门外的不
是经常走动的好友，而是两位昔日的同
事，男的叫席铭书，女的叫秦晓。他们提着
一个花篮，篮里是一大束鲜艳的花。我不
禁一愣：这是演的哪一出？

他们进门就说：“过年好！给您拜年来
了。”我就思忖：多少年了，各奔东西，怎么
今天想起给我拜年来了？这两人曾是我年
轻时的同事，与我走得很近，以前逢星期
日常到我家串门，一来二去我就看出端
的，找个机会把他们的心事挑破了。席铭
书爽朗，说，我没意见。秦晓一笑，既不答
应也不拒绝。没想到，事一挑开，秦晓不来
了，我和席铭书猜了半天，也没猜出个所
以然来，于是心生一计，约她出游。席铭书
坏笑着说：去一个远地方！我们就选中了
灵岩寺。为了不使秦晓难堪，我们又约了
几个年轻的男女朋友，坐上火车，走进灵
岩的山谷。那时灵岩寺刚开放，荒岭孤村，
山寺一派颓垣。我与秦晓并肩行走，问起
她和席铭书的事，看来她是有思想准备
的，略一思索，就告诉我，席家庭有问题，
她的母亲不太愿意。我明白了，也沉默了。

席铭书是一位具有书生气质的人，母
亲是一位中学教师，可是到他家里去，我
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他人隐私，不便
询问，交往久了，从他语言的碎片中也容
易拼接起他的家世。他的母亲是一位世家

的女儿，那个家有多大呢？据铭书说，他姥
姥家的院子最后改造成一所中学。他在懵
懂的年龄父亲就离开家，母亲独自抚养着
他兄弟三人。家境困难，最困难的时候母
亲安排他变卖家里存的印章换取生活资
金，小小的铭书拿着印章到文物店去卖，
卖久了，他都能估量出一枚章料的价值。
我曾问他，你家有多少印章？他说，祖上好
印，一辈辈传下来，他也没数。

我把秦晓的态度告诉铭书，听后，他
叹了口气，苦笑着说，早该料到了！

我劝他另择良缘。他又一声苦笑。笑
后点点头，不知是赞成还是不赞成。那个
年代，人生如泊，找不到自己的码头。数年
后，铭书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佳人，秦晓早
已远嫁。在铭书简陋的新房里摆满朋友送
来的贺礼，无非是《毛选》、脸盆、毛巾、被
罩、床单之类，一对暖瓶被摆在显眼处，铭
书指着暖瓶对我说，我就喜欢这对暖瓶。
我看了看暖瓶，花色素雅，不妖娆，不媚
俗。就问，为什么呢？铭书说，是秦晓送的。
这就是秦晓，物如其人，一个不施粉黛也
淡雅如花的女人。

我见到铭书的父亲是在他结婚以后
数年，他对我说，家父回来了。没说怎么回
来的，只是暗示了他一家的团圆。我去看
过那位老人，见到我，老人行止如囚，间或
有军人的气质。铭书告诉我，他的父亲是
黄埔的军人。他说，没关系，一切都过去
了。

随后音讯一断就是二十年。二十年，
各自忙碌，不觉时光匆匆。二十年后，这对
曾经的恋人携手来到我面前，倒让我不知
所措。问什么呢？怎么问呢？我问：你们可
好？他们说：都好。我问：干什么呢？秦晓指
着铭书说，他开了一家文化公司，现在是
老板。我想问：你呢？话到嘴边又咽回去。

客人很随意，一如以往，说过去的故
事，说工厂里的旧事，也说到数个好友的
故去。那是一次回忆之旅，在那个旅途中，
很多东西失去了，失去了不能忘怀，原来
他们在寻找。

他们走了以后，春天就到来了。在一
个春光旖旎的日子我给铭书打去电话，约
他在大明湖司家码头见面，铭书如约而
至。我问他：还记得这个地方吗？铭书反问
我：你什么意思？我们此刻站在新的码头
上，码头后面曾是一片瓦舍，那里有他住
过的家。而秦晓当年就曾住在对面的芙蓉
街区，年轻时的我们没少来这些地方。早
年的码头荒颓又新生，人生的航船驶出去
就不回头。误了船期，修不得同船渡，就把
遗憾留在心底吧。船上载的是现实不是梦
幻，生活的流水中有的能够捞起来，有的
就永远流去了。我说，流去的东西就让它
流去吧，如那漂萍，捞起来未必有当年摘
取时的鲜活。铭书沉默，不语。我说这座司
家码头与其说是游湖的码头，不如说是人
生的码头，上不了一条船就各奔东西。遂
口占一绝相赠：

司家码头接芙蓉，絮柳云托画巷红，
一桨春波摇苦旅，应知酒淡雨风浓。

大明湖之恋
□郑学星

【泉城诗履之五】

司家码头的船期

□孙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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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壬寅《省城街巷全
图》中的炉神庙。

清代济南铸造的“咸丰
元宝”当百大钱，背面为满文

“宝济”、汉文“当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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